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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算法等新技术的应用将人类社会带入智媒时代, 并形塑着

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 调研发现, 当下高校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存在时间被 “蒸发”、 空间被 “侵占”、
身心被 “捆绑” 及社交被 “展演” 等问题, 呈现出深度媒介化的生存样态。 究其原因, 数字 “原住民”
的网络惯习、 “421” 家庭子女的相对脆弱及媒介物质性主导的技术 “驯化” 等是主要方面。 通过 “向死

而生” 的生命教育、 丰富多彩的线下实践活动和与时俱进的媒介素养教育等途径, 能够有效实现激发生命

韧性, 丰盈生命体验, 挣脱网络之茧, 破除网络迷思,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因过度使用智能媒介而衍生

出的日常生活负能量超常态涌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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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算法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加速迭代, 人类已然进入智媒时

代。 媒介深深嵌入并形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以短视频为形式、
 

以平台为载体的媒介化生存革新了个人

生活的叙事方式和社交互动的在场形式,[1] 可以说, 人的在世存有已经被 “深度媒介化” 了。 正如美

国媒介理论家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 John
 

Durham
 

Peters) 所言, 在数字革命的推动下, 媒介已如自

然环境般遍在。 媒介不仅是 “表征性货物” 的承运者, 也被用来组织时间、 空间和权力, 是人类存有

的基础性设施, 它整合人事, 勾连万物, 是人类存在的塑造者。[2]
  

与此同时, 网络成瘾、 媒介沉迷、 “躺平” “摆烂” 等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 尤其是在青年

学生群体中, 这一现象更为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高校学生 “正处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 价值

观塑造尚未成型, 情感心理尚未成熟, 需要加以正确引导。 这好比小麦的灌浆期, 这个时候阳光水分

跟不上, 就会耽误一季庄稼” 。[3] 在美国哲学家舒茨 ( Alfred
 

Schütz) 看来, 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类 “最

重要、 最基本的” 生活现实。[4] 那么, 在智能传播的语境之下, 作为 “网生代” “ Z 世代” 的高校学

生, 他们有着怎样的日常生活图景和共同焦虑? 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可能的破解途径有哪些? 这

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 基于受访者的自我报告, 结合笔者为期近两年的参

与式观察, 重点从媒介使用的角度考察高校青年学子当下的日常生活状况, 以期通达其现实的存在

境遇。
  

选择高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其一, 人群规模庞大。 《中国教育统计年

鉴》 数据显示, 2020 年全国设置普通高等学校 2738 所, 在校研究生及本专科生总数达 3599. 2546 万

人。 其二, 群体状况具有前瞻性和可借鉴性。 目前在校大学生几乎均是 2000 年以后出生, 与互联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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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发展进程同步, 是地地道道的 “数字原住民” 。 他们的媒介使用与体验既表征着自身的日常生活

境况, 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涉着更大范围人群媒介实践的未来趋势。
  

在杭州、 昆明、 深圳、 天津、 青岛、 焦作等省市抽取了 8 所高校作为田野点, 开展问卷调查 (表

1) 。 本次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高校学生的媒介使用状况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以传播学经典

的 “使用与满足” 理论为依据; 问卷调查的指标主要涉及媒介使用的时长、 频率、 场景、 目的、 效果

及影响等。 考虑到虽身处多屏时代, 但实际中使用最多、 最便捷的是智能手机, 所以问卷调查中指涉

的 “媒介使用” 主要是手机的使用情况。 从 2022 年 3 月 9 日到 9 月 28 日, 通过校园拦访、 入班入寝等

方式, 随机发放调查问卷 986 份, 有效填写 956 份。 问卷调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为: 男生 397 名, 占比

41. 53%, 女生 559 名, 占比 58. 47%; 其中, 工科类专业学生 528 名, 文科类 259 名, 艺术类 169 名,

分别占比 55. 23%、 27. 09%和 17. 68%。 调查对象的地域分布、 学校类型、 性别结构及专业覆盖面等方

面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能够满足研究需求。

表 1　 问卷调查田野点基本情况

编号 学校 所在地 有效问卷数 (份)

Z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省杭州市 118

Z2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省杭州市 126

Z3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省杭州市 127

Z4 云南艺术学院 云南省昆明市 113

Z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深圳市 120

Z6 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市 108

Z7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省青岛市 119

Z8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省焦作市 125

　 　 在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初步梳理的基础上, 为深入了解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使用状况, 并为

问卷调查数据中呈现的一些看似矛盾之处进一步寻找答案, 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式选取不

同类型的大学生作为深度访谈对象 (表 2) , 通过一对一访谈和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进行了半结构化的深

度访谈。 访谈对象中有的是触网多年、 “乐不思蜀” 的资深游戏玩家, 有的是忙于追梦的 “学霸” , 还

有的是在虚拟和现实间挣扎的 “人间清醒” 。 此外, 权威媒体和有关机构发布的一些与本研究主题及目

的高度相关的数据、 文字资料也被纳入观照视野, 进行了聚焦目标的文本分析。 总之, 综合采用多种

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做到 “如存在者本身所是的那样通达它。”

表 2　 深度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年级 每日平均屏幕使用时间 常用 APP (前三)

S1 男 21 大二 11 小时 微信、 王者荣耀、 百度

S2 女 22 大四 6. 5 小时 微信、 小红书、 不背单词

S3 女 19 大一 9 小时 12 分钟 微信、 抖音、 开心消消乐

S4 男 21 大二 12 小时 36 分 抖音、 微信、 悠悠有品

S5 男 21 大三 10 小时 微信、 抖音、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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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年级 每日平均屏幕使用时间 常用 APP (前三)

S6 女 20 大二 12 小时 微信、 小红书、 淘宝

S7 男 19 大一 13. 5 小时 微信、 抖音、 金铲铲之战

S8 女 21 大三 9. 5 小时 微信、 抖音、 淘宝

S9 男 22 大二 3. 5 小时 微信、 抖音、 学习强国

二、 警惕深度媒介化: 青年学生日常生活图景深描
  

综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结果来看, 媒介深刻影响、 重塑着高校学子的时间分配、 空间体验、 身心

发展、 社交关系等个体生命和个人再生产领域的方方面面。 这样的生存样态, 既体现着日常生活的媒

介化, 也是媒介化后的日常生活。[5]

(一) 时间被 “蒸发”
  

“每天接触媒介时长” 是衡量媒介行为特别是媒介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卷入程度的重要指标。[6] 通

过查询手机屏幕使用时间, 发现有将近 40%的受访者平均每日使用手机时长为 7-9 个小时, 17. 48%的

学生每天在手机上停留 10-12 个小时, 最长的甚至高达 15 个小时以上。 75. 85%的受访者使用手机是为

了打游戏、 看视频等娱乐目的。 S3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本想着睡觉前看会儿抖音放松一下, 结果一

不小心就刷到了凌晨, 第二天只好顶着一双 “熊猫眼” 去上课, 一整天都没精打采、 哈欠连天。 人们

常常感慨 “时间都去哪儿了” , 手机里自有答案。 遍在的网络、 随时随地的连接如黑洞般悄无声息地吸

走了我们的生命时间, 切分着用户的 “生理带宽” 和 “心理能量” 。 时间是人和其他世间万物存在的不

可或缺的基本维度。[7] 时间被 “蒸发” 的生命体, 就如同被 “抽空” 的能量球, 暗瘪而失重, 随波逐

流, 形同漂木。 这种浑浑噩噩、 “沉沦于世” 的存在状态, 实际上是一种非本真存在。
  

技术革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并给予人们更多自由闲暇时间。 亚里士多德认为, 闲暇出

智慧, 闲暇对于幸福乃是最本质的东西。[8] 对于青年学子而言, 闲暇时光应是休闲娱乐、 自我教育和

自我成长的宝贵时间。 调查发现, 确实有 67. 27%的受访者表示 “当下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正在为之努

力” 。 然而, 矛盾之处在于, 绝大多数大学生把闲暇时间消磨在了手机上。 64. 19%的受访者 “一有空

闲就看手机” ; 针对 “在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里, 一般会做什么” 这个问题, 选择微信 ( QQ) 聊天、 玩

游戏看视频和发呆睡觉的分别高达 77. 97%、 72. 78%和 43. 01%。 S1 说: “我的目标是专升本, 我报了个培

训班, 但 40 节课我只去上了 1 节。 我的可自由支配时间基本上都给了游戏。” 恰如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

缪 (Albert
 

Camus) 所言, 他们将自己 “流放在自己家里” , 流放于冗余而又匮乏的信息之中。 德国文学

教授赫尔穆特·科普曼 ( Helmut
 

Koopmann) 在评述德语文学中的 19 世纪末文学形象时说道: “这些

‘疲弱的现代人’ 最终都非常清楚, 他们是颓废派, 迷恋强大的梦, 却患着生活的病。” [9] 而在德国哲

学家尼采看来, 颓废是对生命力的消耗, 是与生命价值脱离后的自我囚禁。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

( Guy
 

Debord) 在 《景观社会》 中也不无遗憾地说道: “马克思没能看到的是, 在原本美好的闲暇时间

中, 人的存在非但同样不能如他所想自由而全面发展、 获取一种舒展的创造性, 相反, 同样是被奴役

和被动的。 在景观的奴役之下, 连原本应该能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力的闲暇时间也充斥着一种表面主动

而内里消极的被动性。” [10]

96



未 来 传 播 第 31 卷

(二) 空间被 “侵占”
  

移动互联网让我们随时随地与世界建立连接, 带来边界消融、 “时空压缩” 的新体验, 也让我们的

存在方式从感知世界的行动逐渐切换为徜徉媒介的漫游。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大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的场

景包括 “教室、 办公室 (67. 05%) ” “图书馆、 自习室 (58. 05%) ” “路上、 用餐场所 (40. 79%) ”

“寝室、 床上 (89. 46%) ” 等。 可见, 在不知不觉 “偷走” 人们时间的同时, 手机还如影随形、 见缝

插针地全面 “侵占” 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空间, 将教室、 寝室、 食堂、 图书馆等校园生活中所有可能

的空间 “一网打尽” , 在导致 “生活世界殖民化” 的同时, 也催生了形形色色的 “摸鱼” 现象。[11] 教

室里朗朗的读书声、 食堂里诱人的饭菜香、 图书馆里徜徉书海的美好时光以及寝室里高谈阔论的淋漓

酣畅几乎都被独自默默 “刷手机” 所取代。 只要想想生活中随处可见的 “低头族” “刷屏族” , 便不会

对这一调查结果有所诧异。 只需一部智能手机, 客厅、 书房、 餐厅、 卧室便可融为一体, 公交车厢、

电线杆旁、 商场地上、 马桶时光都能化为 “神奇” 。
  

在漫长的自然历史中, 人类既塑造着自己的栖居地, 反过来也被栖居地塑造。[2](408) 法国思想大师

列斐伏尔 ( Henri
 

Lefebvre) 指出, 空间正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 形塑着人们的思想行为、

处世态度及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12] 因此, 空间实践对于自我建构的意义不容小觑。 然而, 作为一种

“移动的力量” , 移动互联网和智媒体消除了业余空间和职业空间的边界, 让人们避无可避、 持续不断

地处于人、 事的牵绊与拉扯之中, 消解了原本被视为无处之处的碎片空间的无用之用, 也将对个人精

神成长至关重要的自我交流时空挤压殆尽。 此外, 空间还建构着我们的社会关系, 并非只是社会关系

的消极性的场所。[12](16)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 人生在世, 恰如 “蜘蛛结网” 。 青年学生正处于建立成熟人格的决定性阶段, 他们日常所接触到的

人和事、 读过的书及行过的路, 都丰盈着生命体验, 建构着健全人格。 然而, 媒介沉溺所导致的 “时

空压缩” 无疑会缩小 “生活半径” , 使得人际交往不可避免地萎缩, 虚拟的交往渐渐取代了具身的连

接。 即使在面对面的场合, 人们的注意力也不时向线上交流偏移, “在场缺席” 频频发生。[13] 可以说,

对于习惯了 “云交往” “原子化” 的 “ Z 世代” 大学生们而言,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 都和他们

有关, 但周遭的人、 事、 环境却是正在消失的 “附近” 。 不可否认, 这种空间断裂和心理断层, 很有可

能会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化阻滞。 在 《乡土中国》 中, 费孝通把我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 “差序格局”

比喻为将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推出去的一圈圈同心圆波纹。 每个人都作为自我圈子的中心, 与所推

及的波纹发生联系、 结成关系网络。[14] 这富于伸缩的 “ 差序格局” 中, 连接着个体生命的 “ 重要他

人” 与 “非重要他人” , 凝结着我们的社会支持系统, 也蕴含着无数 “遇见” 的可能性。
  

(三) 身心被 “捆绑”
  

移动互联网无远弗届, 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往 “美丽新世界” 的入口, 应有尽有、 超乎想象的各

种网络应用深度挖掘、 激发了人们的各种需求, 也顺势将我们悄然驯化、 裹挟其中。 加拿大媒介理论

家麦克卢汉 ( Marshall
 

Mcluhan) 认为, 对其使用者而言, 新媒介要么能延伸他们的身体, 要么能起到

“截肢” 的负面作用。[2](18) 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受访者的触网史, 发现手机的过早和过度使用对青年大学

生身心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近视、 肥胖和缺乏运动导致体质下降等情况相当普遍。 受访对象 S4 说:

“我从初一开始玩手机, 每天晚上偷偷把父母藏在衣柜里的废旧手机找出来玩, 基本上会从晚上九点玩

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然后睡半小时就去上学。 就因为这样, 我的身体发育受到了影响, 不仅个子没长

高, 眼睛也弄坏了。” 问卷调查显示, 68. 01%的受访者认为过度使用手机会造成时间碎片化、 专注力

受损, 学习工作效率降低; 63. 56%认为过度使用手机占用了太多时间, 导致自己做事拖延。 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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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障碍, 拖延会让人陷入一个多重压力的困境之中, 可能引发焦虑、 抑郁等情绪问题。 超过一半的

受访者认为自己手机成瘾比较严重。 作为一种行为依赖, 媒介技术成瘾和物质成瘾有着相似的表征,

也同样会造成肢体惰化、 精神沉沦等负面后果。 并且, 因其便利性、 遍在性及工具性等特点, 媒介成

瘾的负面影响更为广泛且不易察觉。
  

“宅文化” 对大学生身心的危害也不容小觑。 观察发现, 在各种生活类 APP 的加持下, 多数大学生

可谓是把 “宅文化” 精髓运用到极致, 衣食住行几乎都通过 “线上” 解决,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 心

甘情愿地将自己变为蜗居一隅、 终日忙碌的 “屏奴” 和 “网络茧儿” 。 他们的日常生活被简化为 “点

对点” 的实践, “生活半径” 日渐被 “配送时间” 取代, 物理性的距离也变成了时间上的感知。 他们还

用指尖的滑动取代了大汗淋漓的身体运动。 比如在世界杯期间, 他们围在屏幕前熬夜看球、 奋力呐喊,

却鲜少亲自奔跑在绿茵场上。 就像列斐伏尔所描述的: “他通过一个媒介参与体育活动和体育项目。 他

热情得无以复加, 他的内心世界焦躁不安, 但是, 他从未离开他的座位。 这是一种奇妙的 ‘ 异

化’ 。” [15] 有研究显示, 与非 “宅人” 相比, 大学生 “宅人” 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较差, 存在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精神病性等心理问题。[16] 媒介的过度使用俨然

已成为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桎梏。 可以说, 青年学子身心不同程度地受到媒介束缚的状况恰恰契合

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 主体的产物作为异己的力量束缚和压制主体, 背离和扭曲主体的本性。[17]

(四) 社交被 “展演”
  

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不仅消弭了物理空间的边界, 也模糊了赛博空间与现实世界的界限, 进而重

塑了个体的连接关系及其行为模式。 调查数据显示, 绝大多数大学生使用手机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人际

沟通、 社交聊天, 超过 90%的同学每次拿起手机最先打开的应用几乎都是微信, 80%以上的用户会不

由自主地频繁点开微信 “看看有没有人发来新消息” , 时不时地刷新朋友圈 “看看别人在做什么” “看

看谁点赞评论了我” 。 可见, 大学生有着与他们年龄特点相匹配的强烈人际交往需求, 且明显呈现出媒

介化的社交形态。 美国传播学者南希·拜厄姆 ( Nancy
 

K. Baym) 在 《交往在云端》 中用 “云端的交

往” 来指称数字媒介时代的人际交往。 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 ( Stig
 

Hiarvarld) 认为, 媒介化交流与互

动和非媒介化的交流与互动同样真实, 区别仅在于媒介化交流互动发生在不处于相同时空情形的社会

个体; 而这一情形相应地改变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18] 不难发现, 拜厄姆和夏瓦对于 “媒介化” 交流

互动理解、 界定的关键点都在于交往个体之间的异时空性, 或者说中介性。 这种中介化的 “云交往”

已成为大学生习以为常的交往形态。 就像彼得斯在 《奇云: 媒介即存有》 中所描述的那样: “在我的大

部分本科学生看来, 丢了手机就意味着丢了一条胳膊, 甚至意味着丢了大脑。 他们的实际生活远比手

机更丰富, 但他们丰富的实际生活却是通过手机才实现的。 他们在认知和社交上的新陈代谢都得通过

手机等计算终端窄窄的闸门才能完成。” “同学中如果有人恋爱了但当事人却没有在脸书上将恋情公开,

这种关系就不会被他们的同龄人视为是认真的。” [2](24-25)
  

有学者认为对于媒介化的理解应超越 “中介化” 的窠臼, 不应当将媒介的内容文化和技术形式混

为一谈, 而应当紧紧把握住媒介无形无相的在世存有是怎样再造时间、 空间和秩序的。[19] 其实, 无论

用 “中介化” 还是 “媒介化” 来表述这种社交形态, 都体现了在互联网思维大行其道的语境下, 媒介

逻辑潜移默化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 以或显性或隐性的持续在场 “他律” 着人们在社交实

践中的 “自律” 。 这种媒介化的社交实践, 创造出便捷多样的关系链, 助推人们交往 “自由意志” 想象

的实现, 也助长着人们与生俱来的分享欲和表演欲, 将日常生活演变为 “景观堆聚” 的实时展演。 就

像欧文·戈夫曼 ( Erving
 

Goffman) 在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中所表述的那样, 当个体处于他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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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时, 通常会采用某些技巧展开积极的活动, 以便引导和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20] 实际上, 在社交

过程中或社交平台上来自他人的 “表演” 会将个体无时无刻置于社会比较中,[21] 从而引发相互攀比、

物欲膨胀甚至人格扭曲等问题。 还有学者担忧数字时代人际交往的表演性与中介化会蚕食人的主体性。

“景观通过支配生产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来达到对现代人的全面控制。 由此, 资本对人的统治在空间和时

间上都大大扩展了。” [10](22) 这一点, 日常话语中 “拍照一分钟, 修图半小时” 便是生动的描摹与注脚。

对于当下种种自娱自乐、 习焉不察的社交景观, 居伊·德波在 《景观社会》 中的见解可谓一语破的:

“景观不是影像的聚集, 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这里, 骗人者也被欺骗和蒙蔽。

这种联结不但无法取代真正的联结, 而且恶化了真正人际关系的纽带。[10](33)

三、 关注媒介物质性: 青年学生媒介沉迷的原因及破解
  

综上可见, 媒介深深嵌入到青年学子的日常生活, 呈现出深度媒介化的生存样态。 令人担忧的是,

在智媒技术 “随时随地连接一切” 的神话下, 不少大学生并未真正如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那样, “挣脱

了时间、 空间的限制和 ‘原子’ 的束缚, 得以遨游更为广阔的世界, 接触更广泛的人群,[22] 反而深陷

“网络之茧” , 受困于 “媒介沉迷” 。 结合深度访谈和相关研究来看, 高校青年学生媒介沉迷的可能原因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数字 “原住民” 的网络惯习。 “ 00 后” 在校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与移动互联网在我国的兴起

与发展历程几乎重合。 相对来说, 他们的触网时间更早, 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有着 10 年以上的网龄。

与生俱来的移动互联网对于他们来说, 是彼得斯所说的基础设施型媒介, 是一种隐而不彰的成长环境

和存在场域, 如鱼在水, 浑然不觉, 并在其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形塑作用。 没有 “前

移动互联网生活” 作为反环境的对照, 他们的媒介感知必然有别于 “数字移民” , 不知不觉地形成了日

常生活中对网络的惯性依赖。 这一点, 从对 “游戏” 一词理解上的代际差异可见一斑: 很多 “ 00 后”

的少年儿童对游戏下意识的理解就是数字化的, 这几乎迥异于他们父母在童年时对游戏的认知。[19]
  

其二, “421” 家庭子女的相对脆弱。 从调研高校的学工部门和心理辅导中心了解到, 当下的在校

大学生大多数成长于 “421” 家庭 (即四位老人、 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 , 从小备受关注与呵护, 鲜少

直面挫折, 习惯于被安排好一切。 相对安逸的成长环境建构了他们较为脆弱的代际特点。 初次远离家

庭、 独立生活后, 面对加速的节奏和激烈的竞争, 一旦遇到挫折, 他们容易表现出低成就和低效能的

特点, 也更容易陷入茫然失措、 无所事事, 并转而在虚拟世界里徜徉、 沉迷。 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

姆 ( Erich
 

Fromm) 曾指出, 在现代工业社会下, “慢性无趣” 体现为一种 “在无聊和痛苦中来回摆动

的状态” , 陷入颓废情绪中的个体, 在主体无意识中漫无目的前行。[23] 可以想象, 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暂

时逃避, 就像 “捉迷藏” , 只是按下 “暂停键” , 周遭的世界仍在日新月异、 不舍昼夜。 于是, 主体很

可能会进一步地被边缘化为 “过时的人” , 陷入 “迷茫—逃避—更迷茫—再逃避” 的恶性循环。
  

其三, 媒介物质性主导的技术 “驯化” 。 除了上述原因, 从媒介物质性的视角来审视智媒时代的人

—技关系或许更为关键。 媒介物质性关注的重点在于 (技术) 物所创造的连接与行动问题。[24] 麦克卢

汉认为, 所有媒介都有其独特的语法, 并以新的尺度改变人的感知结构。 社会受到更加深刻影响的,

是人们借以交流的媒介的性质, 而不是交流的内容。” 在 《理解媒介》 中, 他用大量的论据阐明, 媒介

是一种 “使事情所以然” 的动因。[25] 德国媒介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 Friedrich
 

Kittler) 则简明扼要

地指出: “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 [26] 有学者甚至认为, 只有媒介物质性才能使媒介化成为可能。[19]

确实, 对于互联网的产品设计师而言, 可能没有什么比找准 “痛点” 、 提升 “黏性” 和培养用户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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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 “路径依赖” 更重要。 青年大学生在遵循技术逻辑使用媒介的过程中, 也难以避免、 不知不觉地

被技术所 “规训” 与 “宰置” 。 对此, 我们必须加以关注, 以更为全面、 理性的态度去面对媒介技术。
  

苏格拉底说, 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问卷调查发现, 77. 33%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减少使用

手机, 将成为更好的自己。 成为更好的自己, 实质上是对当下生命状态的自省与反思, 更是对生命意

义的追问和生命价值的追寻。 对于青年学生日常生活图景的呈现与深层剖析, 目的正在于找寻消解这

种 “非本真存在” 的可能路径。 赫勒 ( Agnes
 

Heller) 对日常生活异化开出的药方是探寻个体的个性,

使日常成为有意义的生活, 成为人的精神家园。[27] 我们应着力激发青年学子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

追寻, 将其从 “媒介沉迷” 中唤醒, 走出虚拟的赛博空间, 走向辽阔的生活世界, 从与附近的人和事

连接开始, 逐步扩大日常生活的场域与圈层, 去探索 “本真存在” 的可能性。

(一) 向死而生, 激发生命韧性
  

针对在校大学生相对脆弱的代际特点, 需重点引导他们深化对生命的认知, 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存,

直面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 重建内驱力, 从 “佛系青春” “娱乐至死” 的失重感中找回重心。 在海德格

尔 ( Martin
 

Heidegger) 看来, 此在 (人) 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 庸庸碌碌地消散其中, 与 “常人” 杂

然共在, 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 如何才能本真存在? 他给出的答案是向死而生。 对每个人来说, 死亡

都是最确定的可能性, 它随时随刻可能发生, 但究竟何时发生却不能确定。 就在死亡这种不可逾越的

可能性悬临于此在面前之际, 此在对其他此在的一切关联都解除了, 它便被充分地指引向它最本真的

能在了。[28] 换言之, 当人们面对生死的时候, 才能真正领悟到生命的有限性, 才更有可能直面人生及

本真的自我。
  

然而, 对此在而言, 永远不可能去真正地先行体验自己的死亡, 但他人的死亡却具有可经验性, 能

够让此在获得某种死亡经验。[28](329) 《论语·先进》 云: “未知生, 焉知死。” 或许, 我们可反其道而行

之, 以终为始, 向死而生, 借助影视资源、 VR 技术等开展沉浸式、 体验式的生命教育, 引导学生深刻

认知、 “体验” 死亡, 用死亡来激活生命, 进而勇往直前地去探索本真能在无限的可能性。
  

(二) 丰盈生命, 挣脱网络之茧
  

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容易让人陷入惯性化生存陷阱。 如梭罗所言, 我们很容易就糊里糊涂地习惯于

一种生活。[29] 该如何弱化、 消除数字 “原住民” 对网络的惯性依赖? 卡尔·纽波特 ( Cal
 

Newport) 在

《数字极简主义: 在嘈杂的世界中选择一种专注的生活》 中建议: “ 去除杂草最好的方式是种上麦

子。” [30] 我们需着力引导、 帮助在校大学生打造精彩的线下生活, 丰盈生命体验, 抢占有限的 “生理

带宽” , 在虚拟与现实的 “拉锯战” 中抽丝剥茧地重构 “路径依赖” 。 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突破。
  

其一, 实践。 问卷调查发现, 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 “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 丰富多彩的社团

活动和钻研自己的兴趣爱好” 作为最有可能令自己放下手机的原因。 创设机会与平台, 引领大学生在

社团活动与社会实践中与室友、 同学、 校友构建成长共同体; 充分利用晚自习等闲暇时间, 帮助他们

发展兴趣爱好, 用热爱击退无聊。 其二, 阅读。 一个人的阅读史, 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 把沉溺网络

的时间变成徜徉书海的时光, 去抵达无尽的远方, 去遇见有趣的灵魂, 从中受到启迪和鼓舞, 并自然

而然地开始抗拒媒介中提供的 “低水平满足” , 避免长时间沉溺于不良讯息或游戏之中。[31] 其三, 旅

行。 海德格尔说, 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空间性显示出去远和定向的性质。 去远并非是指相隔距离的

远近, 而是指 “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近” 。 此在不断有所去远, 从而对如此这般在空间中来照面的存在者

有所作为。[28](150-154) 旅行可看作是身份转换的去远, 是生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 与天地万物间自由地交

流, 体现着人的有所作为和主观能动性。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无论实践活动、 阅读还是旅行, 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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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令人感受生活之生动、 世界之旷远及时空之浩瀚, 从而遇见更好的自己。

(三) 提升媒介素养, 破除网络迷思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最重大变化的许多东西, 都隐蔽在环境之中。[25](17-18) 身处电子时代的麦克卢汉

就曾断言: “今天, 在讯息传播的电子时代, 我相信我们的生存, 至少是我们的舒适和幸福, 要取决于

我们是否了解我们的新环境的性质。” [25](318-319) 因此, 在媒介遍在的智媒时代, 针对基于媒介物质性的

技术 “驯化” , 关键在于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让他们充分认知媒介, 进而与媒介之间建立一种洒脱

的关系, 成为媒介技术的理性使用者。 其实, 早在 1933 年, 英国学者利维斯 ( Frank
 

Raymond
 

Leavis)

就预见性地提出了学校教育要引导学生抵制媒介带来的负面影响, 媒介素养教育就是一个有效途径。[32]
  

何谓媒介素养? 学界对这一概念的传统界定基本上是聚焦于讯息传播的层面。 比如, “媒介素养是

指人们接触媒介、 获取信息、 解读和接受讯息并利用媒介工具传播信息的知识能力和文化素养” [31](2) 。

概念的落脚点在于知识、 能力和素养的三位一体。 在智媒语境下, 传受关系早已被颠覆, 媒介的概念

也从讯息层面拓展到生存环境层面, 学界对于媒介物质性和技术可供性已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讨论。

因此, 我们对于媒介素养的认识自然也要与时俱进,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顶层设计中, 要将人们对于媒

介技术环境的认知、 情感与行为考虑进去, 既要有术, 也要有道。 简单来说, 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媒介技术逻辑认知; 二是媒介技术应用素养; 三是信息消费和生产素养; 四是网络交往和协

作素养。 总之, 既要关注我们能用媒介做什么, 也要对媒介对我们做了什么持续保持警惕。

四、 结 　 语
  

身处数字革命的场域之中, 从媒介物质性与技术可供性的视角考量, 可以说媒介化生存是当下人

们共同的生存境遇。 媒介沉迷不仅在青年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 其它群体也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时间

被 “蒸发” 、 空间被 “侵占” 、 身心被 “捆绑” 及社交被 “展演” 的日常困境。 这样的生命样态蕴含着

生命 “异化” 的风险,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非本真存在。 在列斐伏尔看来, 日常生活世界是本真与异

化同在、 活力与惰性共存的世界。 它既充满矛盾, 又张力十足, 并非无可救药。 人类的幸福与希望不

能诉诸日常生活之外, 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33] 此在并非一般的存在者, 它可以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

为, 它是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向世界存在的方式中有所作为的。[28](346) 何谓有所作为? 如何有所作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 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因此, 有所作为首先应是对人之为

人在本质意义上的觉察和认同, 对自身在生存论结构上的坐标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进而在自身的存在

中去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去有意识地选择自身存在的可能性, 或者让自己不陷入某些可能

性, 抑或是让自己在某种业已选择的可能性中持续成长。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要面对的时代命题。 如果只看到媒介技术之所能或者其弊端, 我们也就成了尼

尔·波兹曼 ( Neil
 

Postman) 笔下的 “独眼龙似的先知” 。 或许, 我们应当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

观主义二元对立的藩篱, 通过媒介素养教育, 让青年学子充分了解媒介的技术逻辑, 全面认知媒介的

正负影响, 从而与媒介之间建立一种 “拿得起、 放得下” 的洒脱关系。 就如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 泰

然若素地与我们的时代狭路相逢,[34] 共建共享数字文明与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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